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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报道“长江‘期中考’”的代表作，全网传播量

超 240 万，获评中宣部“三好作品”。2021 年 1 月 1 日起，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

大型通江湖泊、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实行为期十年的禁渔。这是我国一项

关乎长江生态命运乃至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工程。2025 年，《中国新闻周刊》聚

焦禁渔五年关键节点，以“期中考”为策划关键词，派出精锐记者深入长江沿线武

汉、宜昌、黄冈、荆州、马鞍山、岳阳等地采访，积累了逾 40 万字采访素材。

报道采用复调叙事：一是总结过去的“成绩单”，生动呈现五年来“禁渔手段

步步升级”“多部门协同治水”“生态多样性显著恢复”等现实变化；二是记录当下

的“协奏曲”，以动态平衡视角建构起“国家生态战略—政策执行—公众日常”良

性互动的治理图景；三是提出面向未来的“诊断书”，以扎实可靠的调研发现政策

落地中的难点堵点痛点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报道较早提出禁渔“期中考”概念，带动多家媒体跟进报道，助推该概念“破

圈”，获得农业、环保等部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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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道是讲好生态文明故事的优秀范本，抓住了长江十年禁渔“为全局计、为

子孙谋”的魂，并将十年禁渔由宏大国家战略转化为受众可感知、能共鸣、愿践行

的翔实数据、鲜活人物、典型案例，实现了从触达到连接的传播升级。

该报道在五年关键节点上对长江禁渔进行全景式报道，是对历史性工程的历史

性报道，实现了把我国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成绩讲深；把问

题和挑战讲透；把中国之治的经验与路径讲清。报道引发广泛共鸣，成为社会各界

理性认知和参与支持长江大保护的“公共教材”。

报道凸显了我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围绕该议题在国家、社会、

民众之间成功构建起信息交流和信任产生机制，本身即成为长江禁渔的重要一环，

是主流媒体为国家治理赋能的典范，获评中宣部“三好作品”。同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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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病了”，禁渔五年变样了？

邱启媛

把地笼网（一种捕鱼网具）两端网口扎紧，一端绑在水中木桩或浮漂上，另

一端连接重物抛入水中。这是负责水生生物监测工作的监测人员每天都要重复的

工作。

从 9月中旬开始，一艘挂着“安徽省重点水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横幅的小

船，每天会定时出现在长江马鞍山段水域：有的鱼类在夜间活动，为了完整采样，

工作人员通常在傍晚前下网，次日清晨再回到原处起网。

安徽省重点水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项目于 2022 年启动，每年开展两次。“从

马鞍山市一直到安庆市，我们会对整个长江安徽段的水、鱼类、底栖生物、浮游

植物等水生生物进行采样，目的是掌握这一江段现有的水生生物资源动态，评估

禁渔效果。”现场监测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前，因较为粗放的发展模式，长江水质持续恶化，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

差的“无鱼”等级。“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数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曾

对长江生态环境作出“诊断”。

在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下，2021 年 1 月 1 日起，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

型通江湖泊、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实行为期 10 年的禁渔。

同年，农业农村部印发《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根据其总体目标，到 2025 年，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等珍稀濒危物种资源

保护将取得阶段性成效，水生生物关键栖息地得到有效修复和保护，水生生物资

源量有所增加，水生生物完整性水平稳步提高。

10 年禁渔即将过半，长江里的鱼类等水生生物恢复情况如何？禁渔的下半

程如何巩固现有成果，继续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鱼类资源显著恢复

长江湖北黄冈段的江面上，两圈圆形涟漪扩散开来，隐约能够看到一头江豚

正在追赶着什么。

水面恢复平静几秒钟后，江豚冒出水面，摆动尾巴沉入水中。在它再次伸出

头的同时，一条 20 厘米长的鱼从其嘴边划过。与鱼周旋几圈后，江豚抬头张嘴

将鱼儿一口咬住，没入水中。

9月的一个早晨，一位环保志愿者用无人机记录下了这段江豚“吃早餐”的

全过程。而在禁渔前，这一幕几乎不可能出现。

2023 年，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前一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结果，其种群数量为

1249 头。这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有完整统计数据以来，长江江豚种群在经历

了 30 多年快速衰退后，首次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

作为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江豚的生存状况能够直接反映鱼类数量和种群量

的变化，被称为长江生态环境质量的“显示器”，也因此在《长江流域水生态考

核指标评分细则（试行）》中，被单独作为一项指标列了出来。

长江里的鱼，数量确实多了，这也是监测人员这几年监测下来最直观的感受。



“现在我们用网具能捕捉到 20 多斤的鲢鳙，之前很少。”

马鞍山市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段长 36 公里，岸线 79 公里，流域面积 4049

平方公里。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长江马鞍山段鱼类规模、资源密度分别是

禁渔前的 1.5 倍和 2 倍，长江刀鱼种群恢复至禁渔前的 4 倍。2023 年，马鞍山

市江段共发现江豚 37 群次，共计 86 头。

“刀鱼嘴小，以浮游生物为食，其数量的增加，体现了长江浮游生物的恢复，

而刀鱼作为食物链的一环，又是江豚的食物来源之一。”马鞍山市渔政执法支队

一大队大队长崔圣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外，鱼的种类也在增加。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生态与资源保护

研究组研究员刘焕章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过去，捕捞压力导致鱼类“小型

化”问题严重：同一物种内，大鱼被捕捞殆尽，只剩小鱼；整个鱼类群落中，大

型鱼种濒临消失，小型鱼种占据主导。

情况已有变化。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陈业林告诉《中国

新闻周刊》，自 2023 年 11 月至今，长江武汉段已开展了 4次水生生物资源监测。

2023 年监测期间采集到的鱼类种类数为 35 种，2024 年和 2025 年均采集到 48

种。禁捕前， 鳤、长颌鲚等种类极少在武汉江段出现，但近年来，其在渔获物

中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

这两个城市鱼类资源的恢复，是整个长江的缩影。今年 7月，农业农村部会

同水利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

状况公报（2024 年）》 （以下简称《公报》）显示，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

态势总体向好，2024 年，长江干流单位资源量比 2023 年上升 9.5％，四大家鱼

（青鱼、草鱼、鲢和鳙）在长江中游监利断面卵苗资源量是禁渔前的 6.2 倍。

在物种多样性上，2021 至 2024 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 344 种，

种类数比禁渔前（2017—2020 年）增加 36 种。在重点保护物种方面，新监测到

长鳍吻、红唇薄鳅等 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物种；长江江豚分布范围呈现进一步

扩散趋势，斑块分布状况趋于缓解。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鲸类保护生物学研究组研究员王克雄告诉《中国

新闻周刊》，禁渔前，渔业捕捞和江豚捕食会争夺有限的鱼类资源，且两者的活

动区域重合，经常发生江豚被渔具误伤的情况。禁渔后，鱼类资源多了，江豚获

得食物更加容易，受到渔业活动伤害的风险更小，活动空间更大，因此也更加容

易被公众看见了。

“我们说长江生态环境好不好，江豚说了算，随着江豚数量的回升，现在大

家都会认可，长江生态环境确实在变好。”王克雄说。

禁渔如何“道高一尺”？

走过马鞍山市渔政执法基地的廊桥，“长江禁捕，利国利民”几个红字映入

眼帘，这里是渔政执法人员日常办公的地方。趸船内，电子屏幕上长江重点点位

的监控画面清晰可见；趸船外，船身印有“中国渔政”字样的执法船每日不定时

巡查。

“我们目前配备了 86 个高清光电、8个小目标雷达、2台夜视仪和 8架无人

机，执法人员采取 7×24 小时值班制，一旦发现违法线索，马上开船出动。”马

鞍山市渔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秦家乐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如今，在趸船边上，经常能看到黑色的大鱼在岸边缓慢游动，不时有鱼跳出

水面。这是禁渔前无法看到的场景。马鞍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炜告诉《中国



新闻周刊》，实施全面禁捕前，由于多年的过度捕捞，四大家鱼、刀鱼、鳗鱼等

经济鱼类资源量急剧下降，难以形成鱼汛。渔民们的鱼越捕越少、越捕越小，收

入越来越微薄。

崔圣夏说，自 2003 年开始，马鞍山市在每年的 4月到 6月都会实行区域性

禁渔，但三个月的时间远远达不到渔业资源的恢复效果。

必须全面禁渔了。2019 年 5 月，马鞍山市相较长江禁渔提前了一年半，开

始拆解渔船，实行禁捕退捕。

马鞍山市农业农村局水产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夏德军全程参与了禁渔初期

的执法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渔民几代人都以

捕鱼为生，习惯了在船上的生活，甚至有些人不在船上感受水面的晃动，就睡不

着觉，所以刚开始推动这项工作的时候，渔民们还是有抵触情绪的。”

夏德军说，本市的渔船被拆解后，有渔民会到其他地市买来破旧渔船，把船

藏在码头下面，深夜偷捕。“码头很矮，执法船进不去，我们只能脱掉衣服下水，

把船一条条往外拖。”

由于初期人手、设备不够，夏德军等执法人员就靠“打破工作规律”的方式

加强巡查，“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去查，天黑了再去，节假日也要查”。

为解决退捕渔民安置问题，马鞍山出台了《马鞍山市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政策

实施细则》等文件，明确转产渔民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补贴，确保其上岸后

有房住、有工作、有学上、有社保。2019 年，马鞍山市 10757 名渔民全部上岸。

夏德军说，在政策支持及渔政执法的配合下，到 2020 年下半年，非法捕捞

的势头基本被打下去了。2020 年至 2025 年 8 月，马鞍山市共查办涉渔案件 1544

件，清理“三无”船舶 162 艘、非法网具 1676 张。

2024 年，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有关长江禁渔的发布会披露，禁渔 3 年来，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公安机关月均查办涉渔行政案件 1600 多起、刑事案件 500

多起，市场监管部门月均查办相关案件 300 多起，对非法捕捞行为保持高压严打

态势。

打击非法捕捞，各地都有一套“组合拳”，长江已初步形成了人防技防结合、

专管群管并重的执法体系。同样在该发布会披露的还有，沿江地区持证渔政执法

人员达到 1.04 万人，比全面禁捕前增加了 4 倍；“亮江工程”正在实施，视频

监控设备基本覆盖长江干流、长江口和鄱阳湖、洞庭湖等重点水域。2023 年群

众举报的非法捕捞数量同比下降 28％，非法捕捞高发频发态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不过，秦家乐等执法人员发现，随着非法捕捞活动的基本遏制，长江仍未平

静，违规垂钓成为禁渔后期的主要矛盾。

“马鞍山有200多万人口，假如每100个人里有一个钓鱼爱好者，就是 20000

个钓鱼爱好者。现在马鞍山长江段渔业资源恢复明显，这 20000 人每天所钓的量

不可小视。”崔圣夏说，违规垂钓者人员构成复杂，目的不同，有的是个人娱乐，

有的则涉及非法捕鱼、售鱼，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外，秦家乐提道：“现在违规垂钓更加隐蔽化、流动化和技术化，垂钓者

有无人船、水下可视鱼竿等科技设备，甚至会用无人机辅助。而且多数案件发生

在深夜、集中在野外环境复杂的水域，取证和查处难度很大。”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长江中游的武汉。“锚鱼和违规垂钓的违法成本很低，

钓具价值往往不足百元，相应的执法成本却较高。”武汉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

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称“武汉市禁捕办”）四级主任科员邓煦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



因此，“技防”力量还需要不断加强。邓煦提到，武汉市正借助 AI 神经网

络的视频分析算法，对违规垂钓等进行自动识别、预警和取证。“比如，锚鱼的

动作跟普通钓鱼是不一样的，违法人员会有大力拖拽的行为，目前这一动作的

AI 识别率能达到 90％以上，系统将视频推送给渔政指挥中心的执法人员，我们

再进行人工判断，同时固定了证据。”

2023 年 5 月，武汉市北岸府河入江口的一起锚鱼行为，被布置在南岸青山

江滩横跨长江江面 3000 米的“长江 04”探头自动锁定。锚鱼者骑着电瓶车逃离

时，被执法人员查获。

此外，渔政执法的法律保障也在细化。陈业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

护法》《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等法律规章为禁渔后的一线执法问题提供

了有效法律支撑。不过，目前的法律在执法中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比如渔获量

较小的违法行为该罚多少，渔获量达到多少将入刑，再比如什么是“生产性捕

捞”“生产性垂钓”，都需进一步明确。

自 2024 年 12 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启动了修订程序。陈业林注

意到，此次修订版草案提出了渔获物追溯、渔具准用目录、涉渔“三无”船舶治

理等方面的新思路。“新的渔业法将为渔政执法提供更有力的法律支撑。”陈业

林说。

改变“九龙治水”

“对于一块黑臭水体，你在这儿投 100 条鱼，它们也活不下去。所以鱼类等

水生生物的恢复，并非仅靠禁止捕捞，国家对长江生态的保护是一个一体化政策。”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组研究员徐军向《中国新闻周刊》

强调。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也指出，

多年来，长江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下降，是受拦河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

整治、岸坡硬化、挖砂采石等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所致。如今长江鱼类和水生生

物的恢复，是多部门、多政策系统化治理的成果。

此前，长江保护深陷“九龙治水”的困境。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学术委员

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树义曾表示，过去，水污染

治理领域有“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的说法。“水的问题很复杂，涉及生态

环境、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那时出了问题各部门之间配合不够，甚至还

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

多年前，新华社的报道《“九龙治水”为何难阻长江水质恶化》也曾指出，

“九龙治水”的机制表面上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但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

的目的，客观上反而鼓励了各地区、各职能部门从局部利益、单一目标出发，对

长江水资源的某些功能进行“分而治之”。

如今，情况有了转变。

薛家洼地处马鞍山市长江东岸，是沿江生态区、港区、马钢工业区的交汇点，

也是渔民捕捞、散乱污企业、非法码头、畜禽养殖的聚集地，被市民们称为“五

毒俱全”之地。

“一脚下去，鞋子会直接埋在灰尘里，下雨后水在这里汇集，变成污水直排

长江。”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胡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各种生态

问题的交织下，鱼类根本没有生存的环境。生长在长江边的秦家乐说，小时候，

吃到嘴里有焦油味的鱼，一定是长江里的鱼。



马鞍山市长江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工作，就是以薛家洼为起点，再逐渐拓展

到 79 公里岸线上的。马鞍山市各部门分工合作，形成了“水资源、水生态、水

环境”三水统筹的治理思路：生态环境部门通过水质断面监测与精细化管控、监

管重点污染源、开展环境执法等工作，对污染物进行源头管控，推动水环境质量

改善；水利部门通过对河道和岸线管理、调度水利设施等强化岸线修复与水资源

保障；农业农村部门主抓长江“十年禁渔”，恢复水生动物多样性，通过治理畜

禽养殖污染和水产养殖污染等措施，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排污管控和岸线治理是源头措施，切断了进入长江的‘毒源’，提升了水

质，为水生生物的恢复创造了生存条件。而水生生物的回归，则是检验长江治理

的终极标志，生物多样性的提升也能巩固治理成果，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

马鞍山市副市长左年文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

从“九龙分治”到“九龙联治”，各部门的协作机制显得格外重要。2021

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规定，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

统一指导、统筹协调长江保护工作，审议长江保护重大政策、重大规划，协调跨

地区跨部门重大事项，督促检查长江保护重要工作的落实情况；长江流域相关地

方根据需要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制定、规划编制、监督执法等方面建立协作

机制，协同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今年，武汉市禁捕办发布了《长江十年禁渔市级推进机制》，进一步划分了

农业农村局、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18 个与禁捕

退捕工作相关责任单位的分工。

“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和武汉海事局，本属于垂管单位，但是因为我们

彼此配合非常紧密，所以也把他们纳入了推进机制中，协同市禁捕办开展打击非

法捕捞专项行动等工作。”邓煦说。

在这几年的工作中，徐军发现，如今各部门已经能够把长江看作一个整体，

长江大保护成为共同的目标。“除了本部门的管理内容，大家对其他部门的管理

内容也非常清楚，协调时也有沟通机制。”

下半程任务仍然艰巨

在徐军看来，近些年水生生物恢复取得的成就显示，长江的韧性还在。“长

江虽然被‘折腾’了几十年，但人类的破坏没有使其丧失生态系统的全部要素，

一旦人为所带来的压力缓解，其可以借助自然的力量自我修复。”

不过，《公报》提到，长江天然水域的鱼类资源和多样性仍在缓慢恢复阶段，

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仍然处于“较差”等级。

相关专家在解读时也表示，“鱼多了”仅是局部水域的特定现象，不能代表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已全面恢复。目前，如中华鲟、长江鲟等珍稀濒危旗舰

物种保护恢复速度缓慢。尽管禁渔以来新监测到 36 种土著鱼类，但还有 99 种历

史上曾经分布的鱼类没有被监测到。长江的水生生物保护形势依旧严峻。

刘焕章指出，禁渔后，水电开发、水污染、江湖阻隔等造成的栖息地生境退

化等问题依旧严重，减弱了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比如，一些水利水

电工程建设会阻隔鱼类的洄游通道，导致河流的水文情势发生变化，下泄水温升

降滞后，流水栖息地面积减少，影响鱼类的栖息、繁殖，改变上下游的鱼类群落

结构。”

他认为，未来需要加强对长江水生生物栖息地的修复，如加强对干流自然河

段的保护，并对支流无序开发小水电站进行分类整改，在部分代表性支流和湖泊



实施生态修复，重新恢复江河和江湖联系。

例如，为了减缓支流水电开发的不利影响，2020 年 9 月以来，云南、贵州

和四川 3省对赤水河流域的小水电进行了清理整改。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赤水

河流域共拆除小水电 270 座，占流域小水电总数的 72.4％。大同河、古蔺河、

盐井河、白沙河、堡合河和铜车河等一级支流的下游江段基本恢复了自然连通状

态。

王克雄表示，禁渔后，江豚饵料资源得到恢复，但长江航运产生的水下噪声

对江豚栖息地和生存构成的威胁日益严峻。“江豚对水下噪声很敏感，噪声会干

扰江豚的导航、沟通和觅食，导致幼豚听不见妈妈的声音，很容易搁浅，不利于

江豚种群的有效恢复和栖息地质量提升。”

王克雄认为，对于有沙洲的江段，应一边通航，一边不通航，留给江豚一个

避难所和栖息地，或者尽可能地减少航运对江豚的干扰。“比如，虽然葛洲坝船

闸附近的航船密度很高，但江豚的分布范围却快逼近闸口了，这得益于过闸的船

走得非常慢，且只能一艘一艘地单向走，不会并排走，时间长了江豚能够习惯这

种比较弱的噪声，也不会害怕。所以人类活动和水生生物实际上是可以共存的。”

此外，刘焕章指出，目前正在盘整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的家底。

针对这一问题，农业农村部曾部署“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

（2017—2021）”，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牵头，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的鱼类种

类组成及分布、鱼类资源量、濒危鱼类、长江江豚、渔业生态环境、消落区、捕

捞渔业和休闲渔业等 7个专题开展系统调查。

“但这仍是整个长江的概貌。”刘焕章说，鱼类种群的恢复受到多因素的影

响，包括种群被破坏的程度、物种的生活史和气候变化等。因此，需要对相关鱼

类的生物学特征和区域管理特点进行全面研究，以便为不同区域和生态特征下的

渔业资源提供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方案。“未来水生生物的本底调查应是针对某个

水域、某个物种，了解其生活史，捕捞量是多少、增殖放流量是多少，做到这样

的精细程度，才能够真正有效地管理。”

“目前禁渔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效，但是整体的工作还是任重道远。”刘焕

章认为，即便 10 年期满，禁渔的政策也应长期延续下去。“鱼类资源虽然有了

恢复，但是珍稀物种的恢复还比较缓慢，如果放开捕捞，珍稀物种的恢复是很难

的。”




